
方重字芦浪 ， 1902 年生于安
徽芜湖， 乃家中独子， 自幼家境贫
寒， 其父为人厚实， “受过张之洞
时候的那种 ‘新式教育’” （方重
语）， 精通古文， 后供职于商务印
书馆编辑部， 从事国文字典的编纂
工作， 编有 《白话词典》。 其母出
自常州书香世家， 外祖父曾创办县
立 “冠英小学”。 七岁那年 ， 外祖
父便携着方重的小手， 亲自将其送
入了校门。 校园里， 除了语文、 数
学、 史地、 写字、 画图外， 方重开
始了英文的学习。

1916 年 ， 14 岁的方重只身离
开江南， 考入北平清华学堂中等科
二年级 。 亲见北洋政府之卖国行
径， 目睹其腐朽统治下山河破碎 、

民不聊生之惨状， 体味着洋人教师
的傲慢自负， 受够了卖国校董的曲
意逢迎， 少年胸中愤懑之气难平 ，

暗自许下救国、 兴国的誓言。

1919 年 5 ? 4 日 ， 愤怒的学
生冲进了 “卖国贼” 曹汝霖的家 ，

方重便在队伍之中， “当时我只是
凭着凡有志热血男儿都有的爱国热
情参加了这次运动， 没想到， 从此
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就此 ， 读
书人 “一心只读圣贤书” 的幻象破
灭， “方重们” 的个人前途和国家
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从此， 国
计民生长牵心头。

几十年后， 那一天所发生的种
种依旧刻在他的脑海里， 他常常问
自己： “你为祖国的繁荣、 民众的
进步做了些什么？” 用文学作匕首、

作投枪， 不能让民族五千年文化瑰
宝埋没在尘埃之中。 开启民智， 方
能救国。 方重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

1987 年 ， 85 岁高龄的方重在
《青年报》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愿
后辈少一些老来的遗憾》 的文章 ，

他写道：

一些研究生和大学生很喜欢问
我这样的问题： “当年您是怎样走
上这条翻译家之路的？” “什么是
您自强不息的动力？” 我总是回答
一句话： “不论是学生时代， 还是
成为教授之后， 唯一的动力是爱国
主义。 是五四运动造就了我方重 ，

爱国主义精神是我赖以生存的精神
曲线。”

1923 年 ，怀揣着 “把中华文化
精华传播海外，以振国威；把西方科
学文化精华吸收进来，以振民风”的
理想，方重远赴大洋彼岸求学，先后
前往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

师从国际著名的乔叟研究学者塔特
洛克教授等， 从事英国文学及语言
研究。其间，与南加州大学师范学院
留学生叶之蓁喜结连理。

身在异乡， 游子饱尝国家落后
致其国民所遭受的轻侮。 题为 “十
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 的博士
论文完成， 博士学位即将入手之
际 ， 方重一家却愤然选择提前
回国 。

1931 年 2 ? ， 受好友———时
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之
邀， 方重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兼外文系主任。 以提高学校第一外
国语 （英语） 水平为己任， 他提议
将英语列为与语文、 数学并重的全
校性必修课。

那些年， 方重是珞珈山上出了
名的严师 。 他作风严谨 、 要求严
格， 学生对他的课便不敢怠慢。 语
法学家章振邦对恩师不曾忘却： 先
生奉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教授作
家作品时， 并非照本宣科， 布道式
讲学。 而是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
入手， 择其精彩部分深入研读， 余
部则留作学生自学， 所谓 “深入浅
出、 以点带面、 举一反三、 授之以
渔”。 大师的学识修养和为师之道
可见一斑。

时光走过了一个甲子， 章振邦
对于武大图书馆中的英文藏书记忆
犹新。 那些书都以作者的出生年代
为序进行排列， 可谓井井有条、 一
目了然。 英国文学藏书尤为齐备 ，

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可谓应有
尽有。 这一切与外文系主任方重的
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1937 年 ， 日本侵略军南下 ，

武大迁校 。 于是 ， 从珞珈山到乐

山， 满目国家政局与经济形势之乱
象， 教师群众与行政当局之间矛盾
日益尖锐， 方重被举为 “教授会 ”

主席， 然此 “教授会” 在诞生之前
便无奈作罢。

教授英美文学的同时， 方重从
未放弃中国古典名作的译介工作 。

汗水不会白流， 心血不会白花， 他
的作品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 1943-1944 年间， 受英国文化
协会之委托 ，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
家 、 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教授
（Dr. Josenh Needham） 及英国牛津
大学某古典文学教授来到中国后方
的几所大学里邀请五人赴英讲学 ，

是时正埋头英国中世纪诗人乔叟著
作翻译工作的方重便在其中。

于是 ， 1944 年夏秋之间 ， 方
重告别武大， 自此结束了他在这里
13 年的教学及行政管理工作。

1947 年冬 ， 方重提着书箱从
英国归来 ， 在安徽大学短暂停留
后， 很快便应时任华东教育部部长
的清华学长孟宪承来电邀请， 赴浙
江大学任教。

上世纪 50 年代 ， 方重辗转于
浙江大学、 浙江师范学院、 安徽大
学、 华东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最
终于 1956 年扎根在了上海外语学
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 任西
语系主任、 英语系主任、 外国语言
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我以为我们中国人搞比较文
学， 就应当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
对象。 比较文学这个词是从西方传
来的， 但 ‘比较’ 这种方法却是中
国古已有之。” 方重曾说， 如果我
们建立比较文学这门学科， 连比较
的方法 、 对象都一并从外国 “引
进 ”， 光搞欧洲文学之间的比较 、

欧美文学之间的比较， 而将中国文
学这个富饶美丽的园地弃之不顾 ，

“且不说是扬短避长， 就是对我们
又有多大实用价值呢？ 外国文学之
间的比较， 有外国人搞去。 中国人
还是以本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较
妥， 如搞中西比较， 搞中国与其他
亚洲文学的比较或同非洲文学的比
较， 等等， 其主要目的还是促进本
国文学的发展。”

方重出任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所长时， 该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一
职便由俄国文学专家廖鸿钧教授担
任。 廖鸿钧曾表示， 方重很早就有
了比较文学的眼光， 他不赞成各学
科闭门造车、 自谋发展， 提倡不同
语种学者间广泛交流， 互通有无 ，

互助共进。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查明建教授则评价， 对于中国比较

文学学科而言， 方重可谓开疆辟土
的力将功臣。

上世纪 80 年代 ，作为 《中国比
较文学》杂志副主编，已是耄耋之年
的方重常常到编辑部坐坐， 跟编辑
部的年轻人“随便谈谈”， 著名翻译
理论家、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
学院谢天振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
“年轻人”。 都说，年长的人爱讲“故
事”，谢天振的记忆中方重却是对于
过去闭口不谈的，辉煌也罢、伤痛也
好，似乎都不值一提。 于是，谈话内
容便仅仅、紧紧围绕着“学问”和“做
学问”：比如“比较文学长期以来，在
国内是被忽视的， 现在重新开始研
究是很有必要的 ， 也是很有前景
的”；比如，“研究比较文学不那么容
易，是要花大功夫的”。 至于什么是
“花大功夫”？是时，年轻人心里也并
没个准儿， 直到后来谢天振拜读了
方重早年的长篇论文 《十八世纪的
英国文学与中国》。 从题目可知，文
章写的是 18 世纪的事情，作者却从
《英国十六世纪的航海业》一书中所
透露出来的英人对于“震旦古国”的
期待与求索写起，内容包罗万象：17

世纪耶稣会士书信中对于中国的描
述 ， 英 国 散 文 家 波 顿 （Robert

Burton）在作品 《忧郁的分析 》中对
于中国及中国国民的想象，17 世纪
后期英国舞台上上演的中国题材戏
剧，《旁观报》 上刊载的散文家司蒂
尔·爱迪生关于中国的文章 ，18 世
纪英国著名诗人蒲伯发表在 《守护
报》上推崇中国式花园建筑的文章，

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的 《波斯通
信》， 法国作家阿雄 （Marquis D’s

Argens）的《中国通信》，法国耶稣会
士杜哈德 （Du Halde） 的 《中国全
记》，以及《鲁滨逊漂流记》第二部中
鲁滨逊由荒岛归来取道中国回国的
一段描写， 笛福在另一部鲜为人知
的作品《新路程环游世界记》中提及
的中国沿海贸易及国人之面貌 ，元
杂剧《赵氏孤儿》自法国而至英国的
过程和其中的变迁，等等。

作此文时 ， 方重不满 30 岁 。

他在材料搜求和梳理上所花功夫之
深， 令人钦佩。 然作者并没有停留
在材料的钩沉和堆叠上， 而是透过
这些材料的比较分析， 透视那个时
代社会的心态。 其深厚的学识与开
阔的视野， 即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
天， 依旧让人叹服不已。

几十年后， 谢天振忍不住询问
方重， 为什么没有沿着比较文学的
路走下去？ 先生笑而不语。 背后的
种种便不得而知。

而后， 方重的研究重心显然转
移到了翻译上。 在这一领域， 不光
他所进行的学术活动和所取得的成
就独步国内译坛， 他所从事的乔叟
作品汉译和陶渊明诗文英译工作 ，

都取得了令国际学界瞩目的成就 。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方重作为
老一辈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做出的
特殊贡献。

乔叟作品皆用中古英语写作而
成， 而国内懂中古英语的人屈指可
数。 方重是第一位把乔叟作品翻译
成中文的学者，也是一位乔叟专家。

着手翻译乔叟作品前， 方重已
潜心研究乔叟十余年。 1943 年，他
译著的《乔叟故事集》出版了。 此书
后经多次整理、修订、补充而成两卷
本《乔叟文集 》，于 1962 年出版 ，而
后再版。 1977 年，乔叟专家、美国学
者罗明斯基访问中国， 还专程拜访
了年逾七旬的方重， 交流研究乔叟
的心得。

方重对于陶渊明诗作的英译工
作则始于 1944 年。方重曾说：“我在
英期间， 为了使英国人士对我国文
化有深入了解， 曾对照我国古代诗
歌的许多英译本， 发现不少译文不
甚确切， 深感这类汉译英工作之重
要不亚于英译汉。因此，我在研究乔
叟之余，倾力翻译陶的诗文，为中英
文化交流作些努力。 ”意在为世人生
动展示一位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
“高风亮节”。

“我始终认为 ， 只有了解作
者， 才有可能全面了解作品。 譬如
陶渊明， 他有 《闲情赋》， 有 《归
去来兮辞》， 有 《桃花源记》， 还有
《五柳先生传》。 就有人据此称他为
田园诗人， 将他归类比较。 但如果
我们纵观他的一生， 就会发现对他
冠以这个称号是不合适的。 即便他
那些归田退隐、 描写田园生活的诗
歌 、 散文 ， 也常常闪烁着 ‘济苍
生’ 的抱负， 流露出关心世事与忘
怀得失的矛盾心情， 只有在对作者
的思想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的

作品比较才可能深刻而有分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何寅教授与方
重的认识便缘起陶渊明诗集的翻
译。为了译好陶诗，方重四处寻求中
国文学研究者的帮助，后经人引荐，

找到了何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
书难求，接过何寅递来的鲁迅的《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老
先生喜出望外，自此二人交情渐笃。

一日，何寅接到方重打来的电话，要
求他朗诵陶诗给自己听。 何寅一时
摸不着头脑，不知其用意何在。方重
解释道，朗诵能助其翻译，他听着听
着， 英文的句子就会一串串地冒出
来。何寅恍然大悟，便跑去学校录音
室帮其录音了。

查明建与陶渊明同属安徽东流
人，对陶公诗颇为喜爱，他对于方重
最初的仰慕便缘于此。在一次“纪念
方重先生座谈会” 上， 查明建曾表
示， 译者的境界分为三种： 文字翻
译、文学翻译和心灵翻译。方重的翻
译，既是达至化境的文学翻译，也是
与作者惺惺相惜的心灵翻译。 在他
看来， 方重的陶诗译文真正抓住了
原作之灵魂，译得境界全出。译者行
至此，原因有二：其一，40 年精益求
精，不断修改，以求臻于完美；其二，

方重乃研究型翻译家，凡其所译，必
从花大力气研究开始。因此，方重的
译本，既是文学性强、与原著了无隔
阂的文学译本，也是学术研究译本。

作为翻译家，他真正做到了“贴着人
物译”。

曹丕说， “文人相轻,自古而
然”， 却也不尽然。 朱生豪是翻译
莎士比亚剧作的大师， 可惜莎剧尚
未译尽， 便英年早逝了。 人民文学
出版社在拟出版 《莎士比亚全集 》

时 ， 请方重补译其中的 《理查三
世》。 此前， 方重已经出版该剧的
诗体译本， 但为了表达对于故人的
敬意， 力求与其译作风格统一， 他
毅然放弃了诗体译本， 重新以散文
体翻译此剧。 此等胸襟， 恐非常人

可及。

方重曾告诫后辈： “外译汉诗
要做好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
交流事业， 必须先将诗人或思想家
的历史地位与生活背景搞清楚， 然
后认真钻研其著作， 才能译出好作
品。” 他广泛收集国外出版的各种
陶诗英译本， 只要能买到的， 便千
方百计地托人去买 。 买不到的 ，

“哪怕是借来看几个小时也好”。

1986 年 ， 方重受命成为上外
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这一年， 他已
是 84 岁高龄的长者 。 在外语人才
培养上， 方重坚持 “博雅之士、 通
才教育” 的理念。 主张学生要了解
西方文明精神， 具有汇通东西方精
神思想且互相介绍传播的能力。 他
认为， “通识为本， 专识为末， 学
为所用 ” 才是人才培养的合理途
径。 在校大学生不应该被训练成为
仅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 归根结
底， 教育还是要着眼于人类的发展
和文化的进步。

他倡导阅读经典，认为多读书、

多读好书，如攀登高峰，使人眼界大
开、胸襟大展。学外语的人尤其当从
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 滋养
心灵。他常常推荐学生阅读《莎士比
亚戏剧》《圣经》两部英文书籍，认为
它们对于读者内心世界的延展和知
识结构的拓展大有裨益。 他曾说 ，

《圣经》 最打动人的一点就是 “同
情”；而莎士比亚作品则是想象力的
集结， 字里行间跳跃着大师的思想
张力，带领读者体验别样的人生。

他说： “我一生致力于中外文
化交流， 总觉得有许多事情没有来
得及做， 总后悔年轻力壮时为何不
再努力一把 。 因此 ， 虽然年届 80

高龄， 我仍在带博士研究生， 从事
繁忙的翻译工作， 以及外文学会的
工作， 可叹自然规律无情。 唯寄希
望于后来人， 能珍惜今日优裕的学
习条件， 能把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看作是自己的事 ； 愿今日的大学
生、 研究生能取得比我更高的学术
成就 ， 到我这样的年龄回顾一生
时， 会比我少一点遗憾。”

1990 年夏 ， 耄耋之年的方重
作诗一首： “八旬半盲方重老， 山
光水色梦中绕。 喜闻桃李满园开 ，

尤怜落英墙外飘。” 字里行间诉说
着一位长者对于祖国深深的眷念 ，

言说着一位教育家对于毕生事业真
真的热爱， 讲述着一位为人师者对
于海外未归学子切切的牵挂。

论学术， 他中外文修养深厚 ，

尽心为学， 是当时国内绝无仅有的
中古英语专家， 是赫赫有名的 “二
级教授”； 谈为人， 他 “闲静少言、

不慕荣利 ”， 只是一位中等身材 、

皮肤白净、 头发花白， 戴着眼镜 ，

常常去学校的开水房打热水的长
者。 他神色淡定， 给人一种超然物
外的感觉。

查明建曾说， 他 “绚烂至极而
趋于平淡”， 身上散发着古代学者
特有的气质。

他自己却说， “我的毕生只做
了两件事———教学、 翻译”。

“闲静少言 、 不慕荣利 ” 是
《五柳先生传》 中的两句 ， 谢天振
认为把这两句用在方重身上， 也并
不为过。

作为翻译家 ，他
真正做到了 “贴着人
物译 ”

“通识为本 ，专识
为末，学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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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代表作一览

■本报记者 ?迪

方重：“我的毕生只做了教学、翻译两件事”

方重（1902—1991），字芦浪，文学家、翻译家、中古英语专家、比较文学家。 江苏常州人。 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并获

学士及硕士学位。 1927年归国，参与筹建武汉大学，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 1944年，赴英国讲学并任英国三一学院客座教授。 1947年

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任教。 1956年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曾任英语系主任、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所所长等，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上海外文学会会长等，译有《乔叟文集》《坎特伯雷故事集》《陶渊明诗文选译》等，著有《十八世

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英国诗文研究集》。

《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文集》 《陶渊明诗文选译》

◆一日 ， 何寅接到方重打来的电话 ， 要求他朗诵陶渊明诗

给自己听 。 何寅一时摸不着头脑 ， 不知其用意何在 。 方重

解释道 ， 朗诵能助其翻译 ， 他听着听着 ， 英文的句子就会

一串串地冒出来 。 何寅恍然大悟， 便跑去学校录音室帮其录

音了。

【听着听着， 英文就会一串串地冒出来】

◆1990 年夏， 耄耋之年的方重作诗一首： “八旬半盲方重

老， 山光水色梦中绕。 喜闻桃李满园开， 尤怜落英墙外飘。”

字里行间诉说着一位长者对于祖国深深的眷念， 言说着一位

教育家对于毕生事业真真的热爱， 讲述着一位为人师者对于

海外未归学子切切的牵挂。

【“喜闻桃李满园开， 尤怜落英墙外飘”】

◆朱生豪是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的大师，可惜莎剧尚未译尽，便英

年早逝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莎士比亚全集》时，请方重补

译其中的《理查三世》。为了表达对于故人的敬意，力求与其译作

风格统一，方重毅然放弃了已完成的诗体译本，重新以散文体翻

译此剧。 此等胸襟，恐非常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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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静少言、 不慕荣利” 是
《五柳先生传》 中的两句， 谢天
振认为把这两句用在方重身上，

也并不为过。

在外语人才培养上， 方重
坚持 “博雅之士 、 通才教育 ”

的理念， 主张学生要了解西方
文明精神， 具有汇通东西方精
神思想且互相介绍传播的能力。

他认为， “通识为本， 专识为
末， 学为所用” 才是人才培养
的合理途径。 在校大学生不应
该被训练成为仅有一技之长的
专业人才。 归根结底， 教育还
是要着眼于人类的发展和文化
的进步。

唯一的动力是爱
国主义

“中国人还是以
本国文学为主要研
究对象较妥”

【力求风格统一，毅然放弃莎剧诗体译本】


